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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文学”为我国所特有，从

司马迁《史记》到屈原《离骚》，再

到后来柳宗元的 《永州八记》 等皆

是。《古文观止》 一书中所选编的

“宋文”中，欧阳修《醉翁亭记》和

苏东坡 《前赤壁赋》 两文，恰恰也

是作者创作于贬官途中，且都成为

了千古名篇。

忧亦不改其乐

欧阳修学问深、文才高，领导

了北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又主笔

《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既为

“一代文宗”，亦为一大史家。不

过，成就斐然的他，却为人刚正，

讲话耿直，这种性格无论是在他任

小小馆阁校勘时，还是在他后来任

皇帝的秘书知制诰时，皆表现得十

分激烈，故得罪了一大帮朝臣，正

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说：“修论

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人家都视他

如仇敌了，这人得罪人得有多深？

尤其是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

改革过程中，他力挺范仲淹，而得

罪了宰相吕夷简，给本来还算顺利

的仕途平添许多坎坷。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于庆历五

年 （1045 年） 被贬为滁州知州后所

作的一篇山水游记。贬官滁州，表

面上是同僚以“其孤甥张氏狱，傅

致以罪”弹劾他，说他与妹夫前妻

之女张氏通奸，有“不伦之罪”。而

究其实际，却是因为他耿直的性格

遭到权贵的忌恨，《默记》 亦说：

“欧公庆历间为谏官，大忤权贵。未

几，以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运。公

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正

因为“大忤权贵”而又“无可中

伤”，他们便杜撰情节，凭空诬陷。

不过，事虽无实，宋朝却有个不成

文的规矩，但凡御史弹劾，被弹劾

者即便无罪，也大都会被贬官，在

处理原则上，有点尊重御史并息事

宁人的意味，欧阳修因此被免去龙

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贬去

滁州。

《醉翁亭记》通篇写自己与宾客

在醉翁亭开怀畅饮的欢快之情，全

文 只 400 多 字 ， 却 有 21 个 “ 也 ”

字，一路“也”下来，把滁州山间

之景写得多姿多彩，将游历宴饮之

乐写得酣畅淋漓。同时，全文以

“乐”字贯穿始终，从山水之乐写到

宴酣之乐，从宴酣之乐写到禽鸟之

乐，又从禽鸟之乐写到人之乐，再

至太守之乐。这一路“乐”下来，

似乎天地、山林、禽鸟与人之间，

都沉浸在一片欢乐海洋中。虽然写

得绘声绘色、烟花烂漫，但是，你

读着读着，便能慢慢感觉到一种乐

越来越少、忧越来越多的抑郁情绪

从字里行间漫延开来。

其实并不很难理解。同僚以

“不伦之罪”告他，辩之则越描越

黑，不辩则等于默认，于是便以写

《醉翁亭记》这种自得其乐的方式表

达内心的豁达，以豁达的姿态来证

明“不伦之罪”的子虚乌有。然而

表面的豁达，难以掩饰欧阳修内心

深处的悲情，难以掩饰那种乐中有

苦、笑中有泪的复杂情感，让人不

禁生出“烟花背后是寂寞”的感慨。

穷而尤见其达

无独有偶，苏东坡的贬官之

途，让他写下了千古美文 《前赤壁

赋》。《前赤壁赋》 写于黄州 （今湖

北黄冈），因此有人说：“苏东坡成

就了黄州，黄州亦成就了苏东坡。”

诚哉斯言！

苏东坡与欧阳修是师生关系，

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欧阳修是主

考官，苏东坡对欧阳修佩服不已，

欧阳修对苏东坡也欣赏不已，他读

了苏东坡的文章后，在给梅尧臣的

信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读

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

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二人既

相互欣赏，亦兴味相投，更气性相

通，都有一股子倔脾气，说话不求

中听，但求属实，直来直去，口无

遮拦，用苏东坡的话说则是：“如食

内有蝇，吐之乃已。”

王安石推动“熙宁变法”期

间，苏东坡先后在杭州、密州、徐

州、湖州等地任官，耳闻目睹个别

新法的推行在民间走了样，造成一

些弊端，给百姓带来了不便，因此

多次向宋神宗上书言新法的不是。

当时，朝中御史颇有些看皇帝的脸

色说话行事，所谓“观风言事”。宋

神宗以少有的帝王勇气推动变法，

他是下了很大决心、克服了很多阻

力的，故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毫不

手软。

因苏东坡多次在上书中数说变

法的不当之处，一些观风的御史便

故意“找茬”，在苏东坡的诗文中找

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说他

诗文中有攻击新法之语，以“讪谤

朝廷”的罪名弹劾他，苏东坡于湖

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坐牢百余天，

史称“乌台诗案”。后在亲友及朝臣

的大力营救下，才捡回这条卿卿性

命。不过，苏东坡出狱后，又提笔

赋一诗曰：“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

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

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

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受此九死一

生的打击，他仍“诗言无忌”，真是

“无可救药”。

事后，苏东坡受罚而“责授检

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所

谓团练副使虽是个官名，但不过是

专门给予贬谪官员的一种寄名，因

为官名后面，往往还会附带“不得

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的尾

缀，苏东坡这次贬官就有这个尾

缀，这就如同羁押、形同囚犯了。

苏东坡从 1080 年 2 月开始谪居黄

州，到 1084 年 4 月调往常州，在黄

州度过了整整4年零两个月时间。

来黄州的第三年，也就是 1082

年的 7 月和 10 月，苏东坡两次泛舟

长江，与友人结伴观景，事后写下

前、后两篇《赤壁赋》。苏东坡所游

的黄冈赤壁，其实并非三国孙曹鏖

战的赤壁，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在

今湖北赤壁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不

过，黄冈亦有赤壁之战的传说。

《前赤壁赋》之所以成为了千古

名篇，不特因为苏东坡在文中对赤

壁长江美景的细腻刻画，还因为通

过对明月和江水的变与不变的议

论，表达出对自然、宇宙和生命的

深入思索，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和豁

达的胸襟，其文之流畅优美，议论

之高深精警，均达到了散文中少有

的高度，尤其一句“天地之间，物

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

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真是洞悉人生、气格高拔的感悟，

给人启迪，亦让人过目不忘。

人在得意时，总难免热心于顺

境下的文朋相聚和同僚交结，热衷

于功名爵禄和仕途进取，热则热

闹，但于心不静。而当厄运来临，

远谪蛮荒，去去千里烟波，误解与

排挤齐至，构陷共驱逐叠加，当所

有的烟花都已散去，给世界留下

的，便只有一个孤独的背影。

然而，当前尘往事在无数个孤

寂的夜里慢慢沉淀后，烦忧如抽丝

剥茧一般无声飘离，郁结便开始消

散。这种时候，头脑是最清醒的，

内心是最澄明的，很多人生际遇因

此释然，对生命和宇宙便有了更深

刻的领悟，于是，寄情于景、借景

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一篇

千古美文就这样喷薄而出。而这样

的美文经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后，

自然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如夜空中

的星星，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 崔 庆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好男儿，不读书，何以用？但只读

书 、 读 死 书 ， 书 生 就 变 成 了 “ 书 呆

子”，有人也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

自嘲。真正的书生绝不是这样！胸怀家

国，剑胆琴心，万卷书通万里路，“书

生意气，挥斥方遒”。东汉的虞诩就是

这样一位书生，如果说班超是天赐汉家

的将中魁元，那么虞诩就是从书生中脱

颖而出的百胜战神。

边事大讨论

虞诩生活在东汉安帝、顺帝年间，

是一颗读书的好种子。父母早逝，他苦

学不倦，12 岁能通 《尚书》，深知孝

义。他为赡养九十高龄的祖母，甚至婉

拒了地方官的举荐。后来祖母仙逝，虞

诩服孝期满，才应征入仕，担任太尉李

修府中的郎中。初入仕途，这位书生就

引发了一场举朝关注的大讨论，这源于

朝廷谈论西北边事。

东汉中期，朝廷经常被西部诸羌和

北 部 匈 奴 侵 扰 。 永 初 四 年 （公 元 110

年） 春，羌兵劫掠西部，声势浩大，形

势急迫。先零羌首领滇零袭击褒中 （属

汉中郡），汉中太守郑勤率军迎敌，却

战死乱军之中。同年七月，总督诸羌事

宜的护羌校尉、经验丰富的老将段禧病

逝，汉朝的西部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大将军邓骘能左右时局，他打算放弃西

部的凉州，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经营

北部的朔方，抗击北方强敌匈奴。小小

郎中，原本无资格上朝谈议国事。但虞

诩位卑未敢忘忧国，得知朝廷有意放弃

凉州，心中万般焦急。他先痛陈利害，

说服太尉李修代为上奏，力谏万万不能

放弃凉州。

凉州地处关西，俗语说“关西出

将，关东出相”，从地理看，凉州是汉

朝重要的边塞屏障；从人口看，凉州是

汉帝国的重要兵源地。为了国家的整体

利益，无论有多大困难，都绝不能放弃

凉州。国虽大，寸土尤贵。虞诩的谏言

警醒了更多公卿大臣，反复讨论之后，

无人再言放弃凉州了。

妙计安朝歌

大将军邓骘因为虞诩“搅局”心怀

不满，寻机报复。不久，虞诩被任命为

朝歌的地方长官。此时的朝歌是“死

地 ”， 叛 匪 四 起 ， 已 有 多 名 地 方 官 被

杀，亲朋故旧都劝说虞诩不要赴险，他

反倒劝说大家不要担心。虞诩早已成竹

在胸，朝歌将是牛刀小试之地。

在众人的叹息声中，虞诩火速上

任，并向上级河内太守马棱报到。马太

守感叹说，虞诩啊虞诩，一介书生，在

朝廷里谋划方略、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来这险恶之地干什么啊？虞诩慷慨对答

说，既然身为人臣，何敢避难。虞诩不

仅有勇气，也有眼光。他马上给马棱分

析战况，指出叛匪虽然人数众多，但是

他们没有占领军事重地敖仓和兵器库，

可见只是乌合之众，毫无大志。虞诩向

马棱许诺，只要有宽松政策，允许灵活

应敌，就有信心平定叛乱。反正是死马

当活马医，马棱一路绿灯，同意让虞诩

放手一搏。虞诩得到了政策支持，便开

始积极筹划反击。

虞诩不拘一格，招纳人才。赦免那

些好勇斗狠之人、鸡鸣鼠盗之辈，择其

精锐，组成了一百多人的队伍，让他们

混入叛匪之中，鼓动叛匪离开根据地，

外出劫掠。虞诩事先在途中设下埋伏，

消灭了大批叛匪。虞诩又秘密招募善于

缝纫之人，让他们受雇为叛匪缝补衣

服，乘机给衣服标注记号。叛匪穿此衣

服，出入城市乡村的，被官兵一一捉

拿。叛匪屡屡受挫，认为神灵护佑虞

诩，心里害怕，队伍也就散了，朝歌安

定下来了。由此，朝廷真正认识了虞诩

这位“书生”。

增灶惑羌兵

元初二年 （公元 115年），羌兵再次

叛乱，进攻凉州武都郡，西线再次告

急。国难思良将，掌控朝政的邓太后果

断派遣虞诩为武都太守，并亲自接见了

他，大加勉励。

五年之前，正是虞诩力排众议，建

议国家绝对不要舍弃凉州，慷慨之言声犹

在耳。那么现在，是时候用实际行动来

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不遇盘根错节，何

以别利器乎？要救武都，就得先到达武

都，然而去往武都之路已经是危机四伏。

羌人早就知道虞诩的大名，决定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在路上截杀虞诩，不

让他进入武都。数千羌军集结在汉军的

必经之路陈仓崤谷，准备伏击虞诩所

部。虞诩探知到了羌人的部署，就不再

向武都方向前进，让部队就地驻扎，佯

装出战略相持的姿态。同时，四处散布

消息，宣称不会救援武都，需要等待朝

廷更多的援军。羌兵听说后，放松了警

惕，分兵四处劫掠去了。这时，虞诩下

令部队马上急行军，穿过敌人的伏击

圈，一天赶路两百里，并让每位士兵沿

途每日加倍造灶。“虏见吾灶日增，必

谓郡兵来迎”，虞诩制造出了友军相援

的声势，让羌军不敢轻易追赶。

武都三板斧

虞诩顺利进入武都郡，清点守军，

发现加上自己带来的部队，可用之兵一

共才三千人，而武都外围的羌兵已经超

过了万人。此地不是当年的朝歌，打大

仗需要本钱，虞诩手中的牌不多，但这

不妨碍他使出“三板斧”。

第一招，换弩灭敌。与羌兵的第一

仗在赤亭，赤亭和武都郡治下辨成掎角

之势。敌军兵临城下，虞诩让士兵先用

射程比较短、杀伤力也很弱的小弩迎

敌。羌兵一看，汉军的弓弩太小儿科

了，便放心纵兵攻城。羌兵一靠近，虞

诩马上下令全军换用射程远、穿透力强

的强弩杀器，集中射击羌兵的主力部

队，箭雨突至，汉军大获全胜。

第二招，兵不厌诈。首仗告捷，但

羌兵仍然势众，不肯轻易退去。第二

天，虞诩集合所有部队，从东门出城，

再从北门入城。同一批部队，改换服

装，往复循环多次。羌军侦探消息，不

知汉军到底有多少兵马，军心动摇，开

始溃散。

第三招，攻其必溃。经过几次和羌

兵短兵相接后，虞诩估计敌人将要撤

退。于是，在其撤军必经的河道处设下

伏兵。果不其然，羌兵乘着夜色撤退，

结果正入汉军的“口袋”，大败溃散。

安邦定国乃书生大志，也是虞诩所

愿。武都保卫反击战之后，局势安定，

虞诩马上转入经营建设。虞诩四处勘察

武都郡内地形，择其要处，构筑一百多

处营垒，也就是军事据点，形成了完整

的防御体系。同时，召回流民，鼓励农

桑，发展民生经济。虞诩初到武都，郡

中户口只有万户左右，而两三年后，武

都人口达到了四万户。

宁为骨鲠之臣

一介书生在怀疑声中取得了扎扎实

实的成绩，当然书生还是书生，书生永

远 都 有 硬 骨 头 。 永 建 元 年 （公 元 126

年），虞诩担任司隶校尉，巡查京畿，

监察百官。当时，东汉受制于外戚和宦

官，朝政每况愈下。虞诩不改书生本

色，秉中持正，不避权贵，上任几个月

内就连续弹劾了太傅、太尉和好几位中

常侍，试图以一己之力挽回国家的颓

势。如同当年争论西北边事一样，朝中

再次震动。朝堂之上好久没有这样格格

不入的“奇人”了，居然引发三公联名

弹劾，堪称千古奇谈。当时，顺帝知道

虞诩忠义，两边都不责备，和稀泥了事。

然而，虞诩认准了理，就不会放

松。没过多久，虞诩准备查办中常侍张

防，张防是官宦首脑之一，深受顺帝信

任，权势熏天。虞诩多次上奏都是泥牛

入海，愤慨之下，采用极端方式，自投

廷尉的大牢，上书顺帝，陈述张防罪

状，拼死一搏。然而张防巧言辩解，获

得顺帝的信任，虞诩被免官，“输作左

校”，也就是服苦役，进行劳动改造。

张防对虞诩欲除之而后快，派人两天之

内连续拷问虞诩四次。纵然是金刚铁

骨，也难受煎熬，连狱卒都看不下去，

劝说虞诩自尽了事，图个痛快。然而虞

诩依然不改豪气，坦言“宁伏欧刀以示

远 近 ”， 绝 不 自 杀 。 后 来 ， 浮 阳 侯 孙

程、祝阿侯张贤为虞诩抱不平，顺帝醒

悟，终于翻案。后来，虞诩还担任过尚

书仆射和尚书令。

无论在哪一任上，虞诩都是忠于职

守。弹劾官吏，针砭时弊，谈论朝政，

绝无私情，因此也屡屡触怒权贵，也多

次遭到审查和刑罚，但始终不改书生本

色。学能通经明理、有报国之志，行能

兼具忠义，有报国之才，这才不愧是真

正的书生。

□ 刘立祥

元 绛 （1008—1083 年）， 字 厚

之，钱塘 （今浙江杭州） 人，宋仁

宗、英宗、神宗朝官员。历任江宁

推官、上元县令、权知开封府、参

知政事等职。元绛宦海一生，颇有

贤能之名，尤以断案如神著称。

仗义执法

据《宋史·元绛列传》，元绛祖

上本姓危，世居临川 （今江西黎川

县），唐朝末年，曾祖父危仔倡聚集

民众保卫乡里，攻占信州，后被杨

氏打败，逃往杭州，改姓为元。祖

父元德昭为五代时吴越丞相，颇有

政声，以孝爱闻名于当世。元绛

“生而敏悟，五岁能诗”。自幼笃志

向学，聪颖过人，闻名乡里，九岁

时前往拜谒荆南太守，太守连试三

题，元绛从容应对，出口成章，满

堂为之啧啧称奇。天圣八年 （1030

年） 元绛进士及第，被朝廷任为江

宁推官，不久，代理上元县令。

高高端坐上元县衙理政断案的

元绛，此时刚刚22岁，是个血气方

刚的毛头小伙儿。俗话说，初生牛

犊不怕虎。初入仕途的元绛来到上

元县，没有遇到什么虎，却遭遇了

一“豹”当道。

当地豪强王豹子，仗势横行乡

里，抢人田宅，霸人妻女，气焰嚣

张，无恶不作。“有欲告者，则杀以

灭口”。上元往届官员慑于王豹子官

府后台的威势，不敢招惹，装聋作

哑，听之任之。上元百姓惨遭欺

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深

受其害。

元绛甫一上任，前来喊冤告状

的百姓便蜂拥而至。元绛不惧权

贵，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立即

组织人员进行侦查，依法查明王豹

子的累累罪恶，随即派出捕快将王

豹子捉拿归案，“咔嚓”一声砍掉了

他的脑袋。

上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洞察秋毫

元绛就任上元县令不久，发生

了一桩匪夷所思的命案。

甲乙二人相聚饮酒，酒酣耳热

之际，因事相争，言来语去间两人

的冲突不断升级，由剧烈争吵发展

到拳脚相加，拼命互殴。事后，甲

回到家中，醉卧在床，夜间竟被人

砍断双脚，一命呜呼。

甲妻心急火燎前往报告里长，

称必是乙杀死了丈夫。里长大惊，

遂与甲妻急奔乙家。乙大感诧异，

矢口否认。于是，三人同往县衙，

以求明断。

元绛听完了三方的陈述，“啪”

的一拍惊堂木，命令将乙关进拘

室，严加审讯。

大约一顿饭的工夫，元绛从后

堂走出来，和颜悦色地对甲妻说：

“凶手已经招供认罪了，一切都已水

落石出，本县为你做主申冤，你赶

快回去，求助乡邻，料理好丈夫的

后事。”

甲妻难掩心中喜悦，匆匆而

去。元绛目送甲妻远去，唤一心腹

衙役到近前，悄悄耳语几句。衙役

心领神会，遂尾随甲妻而去。行至

半道，果然发现有一僧人迎候在路

旁，见甲妻走来，便远远地迎上

去，两人窃窃私语，有说有笑，亲

昵异常。

元绛闻报，立即派捕快拘捕甲

妻与僧人，分别拘押审讯。两人见

事已至此，再狡辩抵赖已无济于

事，便招认了勾搭成奸、谋杀甲的

罪行。

人们大惑不解：这可真是断案

如神啊！然而，元绛是怎么洞悉个

中蹊跷的呢？元绛回答说：“吾见妻

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

污，是以知之。”——丈夫遭人谋

杀，妻必痛不欲生，甲妻虽然也哭

泣，但并不是特别悲痛，这太不符

合常规了，况且她与丈夫同榻而

眠，丈夫被砍，她身上竟然没沾染

一丝血迹，所以我判断其中必然

有诈。

指纹“说话”

后来，元绛调任永新知县。

永新县有一桩陈年积案：周母

状告豪强龙聿强占田产案。

当地豪强龙聿看上了周家的一

块上好田地，便动起了歪脑筋。他

将少年周整引诱到赌桌上，三下五

除二，便将他身上的银子全部纳入

自己囊中。周整囊空如洗，欲罢

手，龙聿以言语激他再赌；周整又

赌，又输，又欲罢手，龙聿又以言

语激他继续赌…… 如此往复，周整

欠下的赌债越来越多，直至赌债与

周家那块肥沃的田地价格大致相

当，龙聿便逼迫周整立下字据，将

周家的田地攫为己有。周整深知这

块地是母亲的命根子，她无论如何

是不会在上面按指印的，于是，便

在家里找来了一份按有母亲指印的

文书，涂掉上面的文字，与龙聿一

起伪造了一份田契。

龙聿手握田契，气势汹汹地向

周母索要田地。周母不知就里，见

龙聿挥舞着田契又气又急，一纸诉

状将龙聿告到永新县衙。知县升堂

审案，依据龙聿握有田契，且田契

上按着周母鲜红的指印，判周母败

诉，田产归龙聿所有。周母不服判

决，又将龙聿告到州衙门，又因同

样的缘由输了官司。

周母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依然

不断上告，誓死要讨回公道，这个

案子就拖了下来。

元绛调任永新知县以后，周母

再一次将龙聿告到县衙。

元绛双手捧着田契审视良久，

忽然眉毛一扬，指着龙聿呵斥道：

“大胆刁民，居然胆敢伪造田契来欺

蒙本官！”

龙聿不服，声称地契绝对真实。

元绛指点着地契上的指印，一

字一板地说：“券年月居印上，是必

得周母他牍尾印，而撰伪券续之

耳。”——这份田契上书写的年月字

迹盖在指印的上面，说明你必定是

先得到了周母其他按过指印的文

书，然后在上面作伪书写的契约。

听罢元绛的分析，龙聿大为骇

服，即日将田产归还给周母。

元绛不惧权贵，勇于担当，刚

正不阿，浩气贯长虹；为官一方，

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理冤狱，伸

正义，为民除害，政绩卓著，深得

百姓的景仰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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